
　　“日薪5000元，急招‘霸总爹’！”近日，一则短剧
招募中老年演员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点燃了不少
银发族的“演员梦”。与此同时，一些社交平台和兼职
群中，类似“日薪300元”“无需经验，时间自由”
的群演招募信息层出不穷，吸引了不少希望体验演
艺生活或兼职挣钱的普通人。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看似门槛低、机会多
的群演市场，实则暗藏诸多灰色操作。不少应聘者尚未
踏入片场，就被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劝退”；即便成功
进组，也常常面临超时工作、克扣薪酬、权益保障缺失等
问题。

灶参演前得高价培训

　　“短剧群演招募，100元至300元一天。”今年8月，湖北武汉
的王伟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则同城招聘信息，立即产生了兴趣。对
于待业在家的他来说，“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机会”。
　　王伟来到指定地点面试，一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并带他逐一
参观了公司的各个部门，让王伟觉得“挺正规”。
　　参观结束后，王伟被带入房间进行面试。面试官先让他做自我介绍，
随后要求他展示一段才艺。过程中，面试官手持纸笔，煞有其事地为其表
现打分。表演结束，面试官简单点评了几句，随即话锋一转说：“素人演员
要想在镜头前不紧张、少挨导演骂，最好先接受公司的专业表演培训。”
　　对方随即给出方案：5天培训收费3980元，7天培训收费6980元，并承诺
培训结束后会为学员推荐演戏机会。王伟顿时明白：“可能不是在招群演，而
是为了卖课。”
　　这份警惕让王伟及时抽身，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清醒。当骗局披上“签约保
底”“演够退款”的外衣，并将金额控制在千元以内时，迷惑性便大大增强。陕
西西安的应届毕业生何佳就掉入了这样的陷阱。
　　今年6月，何佳得知招募群演的信息，抱着暑期兼职的想法，她先后与两家公司
约了面试。在第一家面试后，工作人员提出，群演需支付基础培训及服装道具等费
用，要连续3个月每月交纳799元服务费才能获得拍戏机会。何佳觉得太贵，便拒
绝了。
　　她随即前往第二家公司面试，条件明显“友好”许多：只需一次性交纳800元，公司
承诺每月保底安排5场戏，薪资日结，半年内演满30场即可全额退款。何佳盘算着“800元很
快就能赚回来”，便签下协议交了钱。
　　回家后，她上网查询才发现不少网友有过类似经历——— 公司会故意设计繁琐流程，如要
求演员先去公司取戏服，再到几十公里外的片场，拍完再送回公司，以此抬高时间与交通成
本，使演员难以完成场次，最终拒绝退款。
　　意识到可能被骗后，何佳报警求助。在警方调解下，公司同意退还60%费用，但退款过
程依然艰难。“承诺七个工作日到账，结果十几天毫无动静。”经过她20多天反复催促与交
涉，才终于结束这场“拉锯战”。

灶试镜要求衣着裸露

　　有受访者反映，有人打着“剧组招募”的幌子，将目标瞄准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以试
镜为由实施性骚扰，其手段隐蔽、话术娴熟，形成一套具有诱导性的“套路”。
　　浙江杭州的许婷在看到群聊中的招募信息后，主动联系了招聘方。对方首先要求她提供
一张“紧身衣服短裤高跟鞋”的全身照。当时许婷身在室外，衣着并不符合要求，对方不仅
盘问其具体去向，还要求她“立刻回家换衣服拍照”，否则将错失机会。
　　在许婷勉强提供照片后，对方的要求逐渐升级：先是让她背对镜头、穿着高跟鞋做扎马
步姿势拍照；当她表示质疑时，对方转而指责她；接着又以“需要挑选能完成扎马步戏份的
女生”为由，诱使她继续配合，不断发出指令“腿再往外点，再蹲下去点”。
　　随后所谓的“试戏”环节，对方先问许婷是否会跳舞，要求录制舞蹈视频。许婷一一照
做后，对方突然打来视频通话，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问她“能接受什么样的拍摄尺度”，并

以“爱情戏需要”为借口，试探她是否愿意接受穿着暴露的表演。
　　“他在视频里还问我，‘现在脱到只剩内衣裤行不行’。”许
婷回忆，她拒绝后，对方竟反问，“在视频里都放不开，到了剧组

只剩内衣裤，你能放开吗？”
　　这段经历让她深感被侵犯，事后将
过程发到社交平台，才发现自己并非个
案。有在横店的群演私下告诉她，确
实有些人“专门性骚扰想做群演的青年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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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群演招募乱象调查：

应聘群演被要求

先交6980元
培训费

灶超时工作克扣薪酬

　　记者调查也发现，超时工作、管理混乱、克扣薪酬等问题，已
成为这一行业的常态。
　　江苏苏州的大学生陈雯与朋友曾参与某部短剧的拍摄，原定从
中午12点工作至晚上6点半，结果直到深夜12点才全部结束。陈雯回
忆，尽管剧组最终支付了每小时10元的加班费，但由于收工时间太
晚，她们错过了宿舍门禁，不得不自费在外住宿。一天折腾下来，
不仅分文未赚，反而倒贴了钱。
　　更令她后怕的是剧组对群演的混乱管理。原定在苏州的拍摄，
当天却被临时通知全员乘坐大巴转往无锡。“一上车，领队就以统
计人数为由收走了我的身份证。”陈雯说，抵达无锡后，管理人员
归还了身份证，却以“防止现场拍照泄露”为由，再次统一收走了
所有群演的手机。
　　剧组的工资发放流程也极不规范。陈雯透露，现场没有发放进
出场凭证，工资也不是“发一个走一个”，而是在群聊中以红包形
式发放，发完即解散群聊。负责人虽多次清点人数，发放时却未按
实际人数发放红包，导致包括陈雯朋友在内的几名群演未能领到薪
酬。当她的朋友尝试联系负责人时，却发现已被对方删除好友。
“金额不大，维权又麻烦”，两人最终只能放弃追讨。
　　陈雯的遭遇并非孤例。目前已在湖北参与过3部短剧拍摄的张燕
告诉记者，群演的薪酬普遍偏低，“一天几十元到一百多元，工作
时长8到10个小时，折算下来时薪只有10元左右。”她告诉记者，剧
组要求群演超时工作几乎已成“行规”，所谓的加班费往往难以
兑现。
　　多位受访群演反映，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状态已是家常便
饭。有人甚至遭遇“120元让人干20个小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的极端情况。
　　“在这样一个缺乏规范、维权困难的环境中，群演往往成为剧
组中最‘沉默’却也最易被牺牲的一环。”张燕说。
　　（文中王伟、何佳、许婷、陈雯、张燕均为化名）

　　据法制日报  


